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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工作记忆概念强调的认知资源有限性和精力分配同口译活动中的多任务协调不谋而合，因而成为

口译认知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本文梳理了相关研究现状，强调了本研究领域在对前期研究的继承发展基础
上呈现出的新趋势，包括对工作记忆概念认识的深化，手语传译中的工作记忆开始获得关注，研究设计的完

善，考察更加全面等。此外，笔者认为，后续相关研究前景广阔: 加强对工作记忆模型中其他成分和其他工作
记忆模型的研究，借鉴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论，系统研究口译中输入变量和工作记忆的关系，以及加强

注意力和口译的结合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口译认知现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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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es on Working Memory in Interpreting: Trends and Prospects

MA Xing-cheng
(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Hong Kong)

Abstract: The attention constraint and attention control emphasized by working memory concept makes
working memory the major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gnitive study of interpreting． This article reviews
some representative studies on working memory in interpreting． The author attempts to summarize emer-
ging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is area which include: a deepened understanding of working memory; more
focus on 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improvement of research design and a more holistic perspective． The
author believes in the great potential for working memory-related research in interpreting study． In future
studies，more efforts are needed to intensify research on central executive function of Baddeley and Hitch’s
working memory model and other working memory models，to deepen related exploration via methodolo-
gies and ideas from brain science or neurolinguistics，to systematically address relations between working
memory and variables of input in interpreting and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 between atten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preting，which is expected to ensur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ognitive process during interpre-
ting．
Key words: interpreting; working memory; research developments; trends; prospects

1． 0 引言
口译是一种结合了理解、语言转换、口头产出等多重任务的复杂认知活动。( Christoffels et

al．，2003; Frauenfelder ＆ Schriefers，1997) Gile( 2010: 170 ) 指出，“同传译员在工作中的认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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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往往处于临界状态”。因此，译员如何在认知资源紧张的状况下合理有效地分配精力一直
是口译认知研究的重点。工作记忆作为描述和解释口译活动的认知机制之一，是口译过程中
的关键因素。( Darò，1989) 工作记忆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上世纪 60 年代，指代“服务于一系
列复杂认知活动的短时信息贮存和操纵”。( Baddeley，2003: 189 ) 在这一基础上，Baddeley ＆
Hitch( 1974) 建立了工作记忆的初始模型，其中包括语音回路，视觉空间模板，和中央执行三大
模块，并在之后加入了情景缓冲器。( Baddeley，2000 ) Liu et al． ( 2004 ) 把工作记忆体系视作
理解口译中复杂认知机制和口译技能的可靠理论框架。
建立对工作记忆概念的正确认识，是充分运用工作记忆探索口译活动的前提。工作记忆，

顾名思义，极易同“短时记忆”、“信息储存”等概念相混淆。但工作记忆本质上不同于记忆，亦
非是记忆的从属产物。Gile( 2010: 165 ) 认为，“工作记忆和认知负荷模型中的“记忆负荷”虽
在概念上比较相似，但记忆负荷更侧重于技巧操作层面，不同于认知心理学视域下的工作记忆

构成”。Juffs ＆ Harrington( 2011) 强调，工作记忆其实是一种控制和规范认知行为的系统; En-
gle( 2007) 认为，最好将工作记忆理解为一种认知操作而非记忆的一部分。
张威、王克非( 2007) 和 Timarová( 2008 ) 曾就主要的国内外工作记忆研究做过论述，总结

了此前研究的局限，并指出了后续研究的方向。近年来，口译认知研究突飞猛进，进一步推动
了口译的工作记忆研究，相关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所发展。本文将简要回顾该领域的代
表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新近研究的特点和趋势，并对今后研究提供建议。

2． 0 口译中的工作记忆———主要研究回顾
2． 1 同声传译( 以下简称同传) 中的发音抑制

Yudes et al． ( 2012) 认为，同传中的听说同步是一种典型的发音抑制。语言的同步输入和
输出会干扰工作记忆中的默读复述功能，妨碍语音信息的录入与保存。因此这种听说同步一
直被认为是同传的主要挑战之一。( Christoffels ＆ De Groot，2005)

Isham( 2000) 发现，同步接收源语和目标语并非干扰同传译员工作的根本原因，发音抑制
才是实质原因，那么译员又是如何在这种不利条件下顺利完成同传任务的呢? 部分研究者认

为口译员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殊认知技巧，能帮助其克服同传中的发音抑制; 另一些则认为，通

过多年口译训练，译员实现了语言理解和产出中部分子任务的高度自动化，从而最大程度减少

了翻译中的认知负荷。( Moser-Mercer，2000) 但这些观点大多属于经验推理范畴，还需要实证
研究的进一步考察。
针对同传中的发音抑制，研究者主要关注两大问题: 1) 口译员相比非口译员是否能更好

地应对发音抑制? 2) 如果口译员不会受到发音抑制的干扰，那么有哪些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
象? Padilla et al． ( 2005) 发现，发音抑制效应对口译员没有影响，同时也排除了工作记忆容量
对抵御发音抑制效应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探究了口译员不受发音抑制影响的
原因，最终发现译员同步听说的能力主要得益于背景知识，同工作记忆和多任务协调能力均没

有显著关联。Kpke ＆ Nespoulous( 2006) 在类似的实验任务中却发现专家译员不仅受到了发
音抑制的严重影响，而且在各项任务得分中均低于新手译员。Injoque-Ｒicle et al． ( 2015) 以职
业口译为被试，考察了口译技能，工作记忆和发音抑制效应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口译技能水

平对被试在有无发音抑制下的工作记忆测试均没有影响，但译员应对发音抑制的能力与同传

任务的表现存在正相关关系。

2． 2 工作记忆容量与同传技能
工作记忆一直被视作同传的核心技能，是口译认知研究的一大基石。( Kpke ＆ Signorel-

li，2012; Bajo et al．，2000) 因此，考察同传与工作记忆的关系，进行实证调查和量化分析，是当
前口译记忆研究最集中也最具成果的领域。( 张威、王克非，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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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研究力图探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职业口译是否具有工作记忆能力上的优势。研究
者通常以专家 －新手对比范式为主，比较不同水平口译员之间或译员和非译员之间在特定任
务下的表现。( Timarová，2008) 但众多相关研究表明，在工作记忆和口译技能的关系方面，各
研究结果往往存在矛盾。( 姚岚，2012; Timarová，2008; Wang，2013 ) 一部分研究结果支持口译
技能和工作记忆容量的正相关性( Christoffels et al．，2006; Signorelli et al．，2012; Tzou et al．，
2012) ; 另一些研究则没有发现职业同传译员在工作记忆上的优势。( Liu et al．，2004; Kpke ＆
Nespoulou，2006 )
针对如上结果不一的研究，一些研究者进行了解释或反思: 姚岚( 2012) 指出，相关研究结

果的互相矛盾很可能与对工作记忆内涵认识不足，变量控制不够规范严密等因素有关。Kpke
＆ Signorelli( 2012) 以部分相关研究的方法论为出发点，系统比较了各研究的任务流程和被试
筛选等因素，并分析了其对研究结果差异的影响。Morales et al． ( 2015) 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各
研究采用的工作记忆广度测量方法对信息储存和刷新的涉及程度存在差异。

2． 3 工作记忆与口译技能发展
有关口译和记忆的纵向研究还比较罕见，但这有助于更好理解密集训练对记忆能力发展

的作用。Gerver et al． ( 1984) 曾做过一次类似研究: 学生的篇章记忆和逻辑记忆( 理解深度) 能
力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了其日后的交替传译表现。但之后的口译工作记忆研究多是一次性的比
较和考察，忽视了口译技能发展的阶段性。张威、王克非( 2007) 呼吁要进行更多此方面的研
究。近几年，一些研究者将关注点转向仍处于技能进阶时期的口译学员，探索口译技能发展和
工作记忆之间的关系。
张威( 2008) 对不同水平的被试的工作记忆测试表现进行了长期跟踪，以半年为间隔，比

较了被试两次工作记忆测试中的表现。研究结果发现，持续的口译训练可能对提高工作记忆
能力有所帮助，但这种促进作用对职业口译和高级口译学员的影响比较有限。蔡任栋( 2012)
以学年为间隔，分别在第一学期初和第二学期末考察了被试的工作记忆能力，以检测口译训练

对学员数字广度、听力广度和阅读广度的不同影响。Cai et al． ( 2015) 考察了短时记忆能力，双
语工作记忆容量，二语熟练度和词汇提取效率在学生交替传译( 交传) 能力发展中的作用，发

现短时记忆对不同阶段的交传能力均没有影响，学员的二语工作记忆容量和不同阶段的交传

质量均有显著关联。

3． 0 突破与发展
近年来涌现出一批全新视角的研究，这些研究是对早期研究的继承和发展，弥补了之前研

究的空白，呈现出口译工作记忆研究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主要包括以下几大方面:

3． 1 加强对工作记忆中央执行功能的考察
中央执行系统和其具体职能一直是口译工作记忆研究中被忽视的环节，这主要体现在对

其重要性的认识和实证考察之间尚存在较大差距。早在 1996 年，Baddeley 就曾呼吁要加强对
中央执行器的研究，并列出其几大具体职能: 任务协调，策略切换，选择性注意和刺激抑制，以

及在长期记忆中保存和操控信息。这些功能更能突出工作记忆中的“工作”部分，即工作记忆
概念中的认知资源调控。张威、王克非( 2007) 指出，不应忽略工作记忆容量和资源协调之间
互相影响制约的关系，如果研究只注重考查信息的存储和加工能力，那么将无法全面深刻地认

识工作记忆。加强对中央执行功能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口译中的多任务并行现象。其
中针对中央执行系统中某一具体职能的研究或许能更深入了解口译的认知机制。Miyake et
al． ( 2000) 强调了工作记忆中的信息“刷新”( updating) ，即在对新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同时，
去除那些陈旧的和任务不再相关的信息。刷新职能对同传活动有着关键作用: 在认知资源有
限的前提下，译员不可能记住所有的信息。一旦信息被加工完毕，就需要立刻用新的信息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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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任务无关的旧信息，从而确保认知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此前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阅读广
度测试，听觉广度测试等任务考察的记忆能力和同传中的信息记忆并不能一概而论。Mizuno
( 2005) 认为，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译员只保存口译任务所必需的信息，一旦完成输出，
就不再需要留存先前信息; 而记忆广度测试往往要求被试进行试后回忆( later recall) ，这并不
符合口译中的真实状况。
针对以上思考，有学者从全新角度进行了尝试: Timarová et al． ( 2014 ) 首度尝试系统研究

了中央执行系统和同传的关系，研究者考察了职业口译的中央执行能力( 包括抑制、刷新和任
务切换能力) 和同传表现，研究结果证实了同传输出和工作记忆中央执行功能的关联，并发

现，无关信息的抑制功能与口译经验呈正相关关系，而不同的中央执行功能可以预示同传中不

同的子过程。Morales et al． ( 2015) 注意到，此前的口译工作记忆研究大多只关注信息的保持，
却甚少涉及信息的监控或刷新，并由此出发，着重考察了同传对工作记忆中监控技能的影响。
通过 N-back任务测试，研究者发现职业译员在 N-back任务中的表现明显好于控制组( 同等二
语水平的非译员) ，表现出较高的信息监控和刷新能力。这证明了口译经验有助于提高工作
记忆的刷新和监控能力。

3． 2 研究领域的拓展———手语传译中的工作记忆
此前的工作记忆研究多以同声传译为主要研究对象，强调同传中的听说同步对工作记忆

的影响或工作记忆能力与同传技能的关系，对其他口译形式的关注明显不够。近年来，涌现出
一批以手语传译为对象的工作记忆研究，充实了口译记忆研究的内容，也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

角。
手语传译是一种社区口译( 刘建军、张福勇，2012) ，主要服务于聋哑群体。手语传译与一

般的口译活动既有差异，也有共性: 手语传译与其他口译形式最大的区别在于，手语口译涉及

“听觉和视觉两种载体的语码转换”( 王继红，2009 ) ，而大多数口译活动只涉及单一的听觉信
息的转换，两者的操作模式有较大差异。但目前鲜有研究将工作记忆原理运用于手语传译的
实证研究，该方面的探索在口译研究和认知心理学领域还有较多的提升空间。( Wang，2013;
Wang ＆ Napier，2014)
手语传译为口译工作记忆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过去的工作记忆研究多以同声传译为首

要研究对象，受同声传译性质所限，对视觉空间信息的关注不够。手语口译涉及大量的视觉信
息和非言语信息，手语译员如何记忆手语信息加工手势符号，如何在视觉和听觉信息间快速切

换? 这些均与工作记忆机制特别是其中的视觉空间模板有着密切关联。( 王继红，2009 ) 此
外，由于手语传译是听觉信息和视觉信息之间的转换，译员无需分离讲话者的声觉信息( Napi-
er et al．，2010) ，因此不会出现同声传译中的发音抑制现象，这是否能减轻译员的认知压力?
近年来，已有研究者尝试对手语译员的工作记忆进行研究。Macnamara et al． ( 2011) 发现

不同水平的手语译员在工作记忆能力上并没有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工作记忆容量可能无法有

效预测手语译员的技能。Wang( 2013 ) 考察了手语习得年龄( 手语为母语 /非母语) 和工作记
忆测试语言( 英语 /手语) 对手语译员工作记忆容量的影响。Wang ＆ Napier ( 2014 ) 将研究重
点转向工作记忆的评测，比较了总体评分和比例评分两种计分方法对听觉广度测试和手语工

作记忆广度测试结果的影响，强调了工作记忆测试中任务选择和计分的方法论问题。

3． 3 研究设计的改善
关于译员是否在应对发音抑制和工作记忆能力方面存在优势，各项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

一致结果，由此推动了对口译工作记忆研究方法论的反思，促进了后续研究的改善。变量控制
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影响日益受到关注。
口译实证研究中的被试筛选不再只关注被试间的口译技能差异，年龄等其他因素也不容

忽视。此前有研究发现，个体间的工作记忆差异与年龄密切相关，工作记忆能力会随年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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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衰退。( Carpenter et al．，1994) 然而，在口译研究中，常用的专家 －新手对比范式却很难控
制年龄对实验的可能影响。Signorelli et al． ( 2012) 把译员和非译员按年龄分别划分成青年组
和年长组，发现青年组译员在部分工作记忆任务中的表现略优于年长组译员，说明年龄可能对

工作记忆容量产生影响。姚岚( 2012) 指出，年龄增加会导致工作记忆能力下降已经被神经生
理学研究证明，除了年龄因素，被试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经历等也可能是影响实验结果的潜
在因素。
此外，实验的设计，特别是与工作记忆相关的任务测试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 如何既能

如实反映被试的工作记忆能力，又能尽可能确保生态效度，成为后续研究在任务设计上的出发

点。Kpke ＆ Signorelli ( 2012) 发现，自由回忆和顺序回忆任务可能是导致译员工作记忆表现
在听觉和阅读广度测试中存在不一致结果的原因之一。在此前的发音抑制研究中，有研究者
要求被试在进行信息记忆的同时大声重复一连串无关的词语( Chincotta ＆ Underwood，1998 )
或无任何语义的声音。( Padilla et al．，2005) 然而在同传中，译员面对的语音干扰并非简单机
械的语码重复，而是有意义的内容连贯的信息。( Wang，2013) 可见，这样的发音抑制不足以还
原同传中真实的语音干扰。此外，发音抑制条件下的任务回忆内容也存在缺陷。Christoffels
( 2006) 指出，仅要求被试回忆单词串和真实的口译输出存在较多差异。口译中需要被记忆加
工的信息单位较大，并非孤立的字词: Baddeley( 2000 ) 发现，叙事结构的语句更容易被记忆。
这说明信息内容也可能影响发音抑制条件下的回忆。而这些因素，在此前的研究中都被忽视
或弱化了。
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Christoffels( 2006) 考察了被试在传统和复杂发音抑制条件下的故

事回忆，并对文本连贯性进行了变量控制。其中，在复杂发音抑制条件下，被试需要在记忆过
程中不断重复一组单词，而非无语义的音符。Yudes et al． ( 2012) 进一步细化实验设计，考察
了不同口译水平的被试在简单抑制和复杂抑制条件下对真词和伪词的回忆，并允许被试自由

调节发声语速，无需按此前研究的要求保持均匀语速，以检测被试是否会根据任务中其他变量

的变化调整产出语速。
除了工作记忆相关任务，口译任务的设置也有所优化。例如，张威( 2012 ) 以源语发布速

度为任务难度依据，考察了口译测试中其对不同记忆和口译水平的被试的影响。Timarová et
al． ( 2014) 不仅考虑了源语发布速度，而且对口译任务材料进行了严密的操控，将源语材料分
为三种类型，每类材料具备以下其中一项特点: 句法结构复杂，语义复杂，和数字( 考查词汇加

工) ，发现不同的工作记忆功能对应了不同类型的口译过程。对口译中各变量的具体设置，有
助于更好地研究口译输入变量和工作记忆的关联以及对口译输出的影响。

4． 0 未来研究的可行方向
另辟蹊径，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和研究方法并拓宽本学科的研究视野，或许是未来相关研

究的可行方向。作者认为，口译的工作记忆研究在以下几方面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4． 1 加强对情景缓冲器和其他工作记忆模型的研究
Timarová( 2008) 发现，Baddeley和 Hitch的工作记忆多成分模型是大多口译记忆研究的理

论出发点。但这些研究对该模型中各成分的关注并不均衡，语音回路和语音记忆的保存加工
一直是研究重点，近年来，视觉空间模板和中央执行功能开始受到关注，但针对情景缓冲器的

系统研究并不多见，该成分在口译中的作用尚不明确。
Baddeley的工作记忆模型虽具有广泛接受度，但也限制了对工作记忆的理解和考察。关

注一些其他工作记忆模型，有助于从多元视角认识口译。Cowan( 1999 ) 建立的工作记忆嵌套
模型包含中央执行，注意焦点，记忆激活，和长期记忆四大部分，突出了注意在认知加工中的作

用。Ericsson ＆ Kintsch( 1995) 的工作记忆模型强调了工作记忆( 实时任务加工) 和长期记忆
( 知识结构) 间的交互关系，短时记忆中的提取线索可以激活长时记忆中和任务相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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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uno( 2005) 曾介绍了 Cowan 的工作记忆模型，指出了其对口译工作记忆研究的理论贡献。
但目前对这些理论的研究还仅局限于理论探讨，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实证考察。

4． 2 神经语言学研究对工作记忆研究的启示
口译研究的跨学科热潮推动了口译研究的神经语言学路径发展，研究者通过神经心理学

的研究成果，先进的仪器和精密的实验设计对译员的大脑构造和脑部活动进行研究，曾取得阶

段性进展。张威、王克非( 2007) 认为，把口译研究和脑神经科学或人类记忆研究结合有助于
深入了解口译中工作记忆的性质和作用。但目前，神经语言学范式下的口译工作记忆研究尚
没有实质成果。如今，口译的工作记忆研究在行为层面已收获了大量成果，引入脑科学和神经
语学研究范式或许将成为未来本领域研究的新突破。Martin et al． ( 1994) 通过对脑损伤患者
的记忆研究发现，工作记忆中的语音记忆和语义记忆彼此独立运作。Gevins ＆ Smith( 2000) 认
为，通过脑电图( EEG) ，事件相关电位( EＲP) 等测量手段发现认知能力较高的被试对大脑前
叶区的利用程度更高，而认知能力较低的被试则更依赖额叶区。Kim et al． ( 2011) 利用功能性
磁共振成像技术( fMＲI) 比较了双语者在不同语言的工作记忆任务中大脑半球的活跃程度，研
究发现，在二语加工任务中，右脑的活跃度更高。这些研究成果是否能在理论或方法论上对口
译工作记忆研究有所借鉴? 仅依靠理论思考和行为研究难以深入探究口译工作记忆中的一些

问题，比如，译员在口译中更依赖语音记忆还是语义记忆? 这和口译技能有无关系? 高水平译

员和新手译员，普通双语者在工作记忆测试中，脑部活跃区域有无差异? 这种差异和工作记忆

容量有无特定关联? 借鉴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或许能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4． 3 口译任务变量和工作记忆的关系
此前大多数研究考察了译员的口译技能和工作记忆的关系，部分研究探讨了工作记忆和

口译经验，口译技能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但对口译任务中的变量和工作记忆容量的独立系统

研究并不多见。一些研究对实验中的口译任务做了具体的变量设置，比如源语语速，句法结构
等，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将更多变量纳入考量范围，比如在源语材料中对歧义表达和隐喻进行

变量操控。Love et al． ( 2003) 发现，高水平的二语习得者能够在句子语境中自动加工歧义词
的两种词义，并可以排除和语境不相关的词义。Chiappe ＆ Chiappe ( 2007) 考察了工作记忆在
隐喻理解和表达中的作用，发现工作记忆容量较高的被试对隐喻的理解加工更快，输出的隐喻

表达也更得体。但这些研究都是在单语条件下的考察，若能将这些变量引入口译的工作记忆
研究，探索口译技能、口译任务变量和工作记忆三者的关系，或许能丰富现有研究的层次。

4． 4 加强注意调控和口译的结合研究
口译特别是同声传译是需要“一心多用”的复杂认知活动，译员在听、说、译等各任务间协

调有限的精力，说明注意力的控制是同传的关键因素。( Moser-Mercer，2005) Cowan( 2000) 指
出，工作记忆的实质就是一种注意资源的调控，这种注意力操控对理解口译活动有着重要意

义。在未来，加强工作记忆中注意控制和口译的结合研究，或许是口译研究和工作记忆模型最
佳的结合点: 用工作记忆的相关概念可以更好地解释口译中的多任务并行，促进对口译认知机

制的理解和口译教学。
关于同声传译的多任务并行，有不少假设和解释。例如，Cowan( 2000 ) 认为，注意力聚焦

能力决定了译员能否把源语各意群迅速整合入较大的意群，从而形成完整、前后连贯的信息。
所以，译员的注意聚焦能力与口译的理解能力有着密切关联。Baddeley( 1996) 认为，语音信息
的记忆是自动无意识的。Cowan( 1995) 发现，一些记忆符号即使没有处于注意聚焦位置，仍会
在彻底消褪前自动保存一段时间。对这些聚焦点之外信息的有效利用或许是区分口译员和非
译员的标准之一: 由于源语信息可以暂时留存在声觉感官 /语音记忆中，同传译员可以先把关
注点集中到对前一段信息的翻译上，之后再将注意转向被自动留存的部分，这样可以缓解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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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认知负担。相比之下，非译员可能无法有效利用被自动保存的语音信息减轻工作记忆负
担。这些研究或许能更好地揭示注意调控与口译活动的关系，从工作记忆角度解释译员“一
心多用”的技能。

5． 0 结语
口译中的工作记忆一直是口译认知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本文梳理了近年来该领域一批最

具代表性的研究，总结了近期研究的特点和趋势，主要体现在: 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设计的完

善以及对工作记忆概念认识的深化。丰富研究对象，结合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加强口译的注意
力控制研究，系统考察口译变量和工作记忆等其他因素的关系或许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新方向，

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口译工作记忆的本质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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